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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

印度伟大的诗人、文学家、艺术家，著名的社会

活动家。他于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

一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人。他的《吉檀迦利》及其

他作品如《飞鸟集》、《新月集》等深为我们所

熟知和喜爱。1924年，泰戈尔首次访华，引起了

巨大的反响。他的这次访华与此前罗素、杜威等

人的访华一并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界的大事。

泰戈尔于1924年4月12日到达中国，在为期

49天的访华旅行中，钟灵毓秀的清华园成为他重

要的一站。

访华前清华师生对泰戈尔的介绍

在泰戈尔到达前，清华便开始了宣传工作。

1917年《清华周刊》第106、110、111期刊登了

《印度诗人塔果尔传TAGORE》，这是国内较早

较为全面介绍泰戈尔生平与思想的传记。此文从

“幼年时期”、“办学时期”及“学说”三个方

面介绍了诗人的生平、事业与思想。1918年夏，

《清华周刊》一篇文章高度评价了泰戈尔的文

○ 金富军

泰戈尔在清华
——1924年泰戈尔在清华活动考证

学，称赞其著作“对于祖国，适足唤起人民爱国

之天良，而慰其琐尾流离之困苦。对于世界，使

吾人油然而生民胞物与之心，而祝其有恢复自由

之一日也。”1919年6月，《清华周刊》第5次临

时增刊又发表了吴景超翻译的泰戈尔的短篇小说

《小主人》。

1923年，泰戈尔访华的消息传开以后，清

华同学以“望穿眼”来表达其欲一睹诗哲风采的

心情。为了使师生更好地了解泰戈尔的作品与思

想，《清华周刊》特意约请毕树棠先生撰文《太

戈尔研究指南》，“将近几年来中西书报上关于

太戈尔的论著，作一个选择的编纂和简单的介

绍，以为读者研究太戈尔的学说与文艺之助”。

《指南》收集了从1913年至1923年十年间国内

主要期刊上有关泰戈尔传记、戏剧、诗歌等的介

绍、评论等文章74篇。同时收录了此一时期发表

的83篇相关英文论文的索引，这可以说是当时国

内最为全面的泰戈尔论著目录。

此外，截至1924年泰戈尔来访时，清华图

书馆已收藏泰氏英文著作25种。泰戈尔的英文

1924年泰戈尔访问清华，第一排从左往右依次为王文显、张歆海、徐志摩、张彭春，第二排为辜鸿铭与泰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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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清华“图书馆已备者，虽不完全，亦不大

缺”。

泰戈尔在清华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到达上海，赴杭

州、南京、济南等地后，于23日下午到达北京，

29日下午与徐志摩等同赴清华，实际停留了6夜5

天。泰戈尔访问清华并做长时间驻留，与梁启超

等人的热情邀请有关。从1914年起，梁启超便不

时在清华从事著述或讲学，与清华师生“感情既

深且厚”，“觉无限愉快”。他所开“最近三百

年学术史”与“群书概要”等课，受到清华同学

的热烈欢迎。泰戈尔访华之际，清华已经成为梁

启超主要活动地点之一。正是梁启超及清华校方

的热情邀请与接待，才有泰戈尔在清华园长达近

一周的驻留。

作为泰戈尔来华主要邀请人与接待人之一，

梁启超对泰戈尔在华行程安排十分用心。1924年

3月7日，梁启超致信蹇季常，商讨泰戈尔访华住

所问题。梁启超指出:“独太戈尔房须别觅，真

是一问题，渠不过一个月后便来，非赶紧设法不

可。我想城里找适当的很难，最好是海淀，其次

则香山……”并特别提出要时任清华教务长的张

彭春帮忙料理。

清华僻居郊区，环境幽静，生活设施齐全先

进，吴宓称之为“世外桃源”。杜威、罗素均曾

造访清华，并留下美好印象。罗素回忆:“清华

大学位于西山之麓，有不少精美而牢固的美式建

筑……一进校门就可以发现中国惯常缺少的所有

美德都呈现在眼前，比如清洁、守时和高效。我

在清华的时间不长，对它的教学无从评价。但所

见到的任何一件东西，都让我感到完美。”  

泰戈尔访华日程很紧张，泰戈尔中国之行的

主要陪同人、翻译徐志摩担心泰戈尔的身体，不

得不推辞了一些应酬。而清华之行，恰好为泰戈

尔提供了一次休息的机会。泰戈尔下榻清华工字

厅，受到了细致周到的接待。徐志摩说：“泰氏

在清华住的那几天——五月初那星期，承清华学

校曹云祥与张仲述两先生的好意，替他安排得又

舒服又安闲，他在忙碌的旅行期内总算受用了几

天的清福，那是他近年来不常有的。”

4月30日休息一天后， 5月1日晚，泰戈尔为

清华师生做了演讲。作为泰戈尔当晚演讲预备，

下午3点至5点，梁启超做了中印文化关系的演

讲。梁启超回顾了古代中印文化交流，介绍古代

印度在音乐、建筑等方面对中国的巨大影响。梁

启超毫不吝惜溢美之辞，称赞泰戈尔为“马鸣菩

萨”，“我盼望他这回访问中国所发生的影响，

不在鸠摩罗什和真谛之下。”泰戈尔对梁启超的

此次演讲非常欣赏，请梁启超将此次演讲及此前

他在北师大的演讲译为英文，以便携带回国。

晚8点半，泰戈尔在大礼堂发表演说，徐志

摩翻译，诗人凭自己敏捷的才思、真挚的情感，

让清华师生大饱耳福。演讲中，泰戈尔呼吁清华

同学要知道自己肩负的责任，“人类的文明正等

着一个伟大的圆满，等着她的灵魂的纯美的表

现。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应得在这个方向里尽

你们的贡献。”他劝清华同学要坚持生活的美的

原则，不要被物质主义的毒素玷污了纯洁的灵

魂。希望清华同学“努力去建设一个世界的文

化。”

泰戈尔表示，他到中国“如归故乡，至为愉

快……华人审美之观念极深，虽极微细之物，均

含有美术，是以多处均感其美。非如科学发达之

欧美，到处均觉其丑者所可比也”。

泰戈尔在清华仍坚持批判物质文明，但语气

相对此前历次演讲，已大为缓和，并且多了一份

惆怅。他伤感地说:“我是倦了，我年纪也大了，

我也许再也不能会见你们了，这也许是我们最后

的一次集会。因此我竭诚恳求你们不要错走路，

不要惶惑。不要忘记你们的天职，千万不要理会

那恶俗的力量的引诱……保持那凡事必求美满的

理想，你们一切的工作，一切的行动，都应得折

中于那惟一的标准。”这个变化与此间社会上出

现的批评不无关系。为此，胡适曾创作《回向》

一诗，并写成横幅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泰戈尔，借

此安慰诗人，“我们要对许多人说话，就无法避

免一部分人的无心的误解或有意的曲解。‘尽人

而悦之’，是不可能的。”

5月2日，有“中国的太古尔”之称的辜鸿

铭专程从城里赶到清华会见泰戈尔。有研究者认

为，梁漱溟也曾赴清华园与泰戈尔晤谈。其实不

然，梁漱溟与泰戈尔讨论儒教问题是在泰戈尔即

将离华之时，不可能是在清华园。

3日晚，学生会开大会欢迎泰戈尔。当泰

戈尔步入大礼堂时，全体同学起立致敬。唱校

歌毕，冀朝鼎代表全体同学致欢迎辞，“意气

壮巍，道东方之文献；情意虔恳，言欢迎之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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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会上，同学们还表演哑剧、国乐、昆曲等

节目。泰戈尔对中国的国乐表现出浓厚兴趣，一

曲完毕后，意犹未尽，请同学们再弹奏一曲。

在清华期间，泰戈尔还接受了同学的采访。

同学们“不独争欲觇其风采，且以能与彼接谈

为快”。不但领略了泰戈尔的诗哲风采，还就

“西洋文明迫成之饥窘问题，应常何样解决”、

“他所信仰的上帝究竟是否与耶稣教的上帝有分

别”、“对基督教中所谓罪恶(sin)有何理解”等

社会、人生问题，与泰戈尔进行了交流。

清华之行，不但让年老疲惫的泰戈尔得到良

好的休息，与清华师生宽松自由的交流，也使诗

人精神极为愉快。徐志摩说泰戈尔与学生们“谈

论人生问题———自宗教至性恋，自性恋至财

政，不仅听着的人实惠，讲的人不受形式拘束，

也着实地愉快”，“听老人的口气似乎他自己以

为与学生们的谈话是很投机的”。

泰戈尔的清华之行留下了什么？

梁漱溟评价泰戈尔“是位虚怀若谷的诗哲，

对学问十分认真，关切中国问题，又如此不耻下

问，不为自己的名望所累，是很难得的”。

泰戈尔的清华之行，给清华师生留下了美好

的印象。“吾人居此霭祥可爱之乐国，得聆此诗

哲环琦之高论，不禁心旷神怡，觉天下事无事不

乐，天下物无物不美矣”。同学们反映“太氏温

蔼可亲，且善为青年劝导”，“他带了一份极珍

贵的礼物来送给我们享用。这份极宝贵的礼物就

是他那伟大的人格。”英文教授王文显形容泰戈

尔“其状高臞，其发灰白，其体从容而尊严，其

音和平而甜美，其举动不用矫揉造作”。历史教

授陆懋德则认为“泰氏实有一种感人之态度。令

人一见而知性情之冲淡，胸怀之坦白，心地之光

明，人格之高尚”。

泰戈尔在华多次演讲，宣扬其推崇的东方文

明、批评西方的物质文明，引起诸多争议，社会

上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在批评派与推崇派激烈冲

突中，清华教师陆懋德的评论，显得颇为理性平

和。

陆氏指出，社会上对泰戈尔的许多误解来

源于对他身份认识的不当。泰戈尔自述“彼非哲

学家，亦非宗教家，亦非政治家，不过诗人而

已”，应让他回归诗人本色。如果“视之如大哲

学家，如大圣人，而就之以解决道德政治各种问

题”，不但是对诗人极大的误解，也会引起诗人

的“不耐烦”。针对国内欢迎派与批评派言论，

陆氏指出，二者对泰氏思想均有误解：欢迎派误

将泰氏与甘地等同，欢迎派误解泰戈尔，而批评

派因为欢迎派迁怒于泰戈尔。反对派批评泰戈尔

反对物质文明，实际上，“泰氏亦非劝人绝对的

不用物质文明，不过指出物质文明之弱点，使人

知物质文明之外，尚有精神文明之重要而已。”

反对派偏于一面攻击泰戈尔。在当时社会上两派

争得不亦乐乎之际，陆懋德这种着重于分析的理

性声音，显得非常可贵。

值得一提的是，5月2日，辜鸿铭赶赴清华

与泰戈尔晤谈，会谈是礼节性的。对泰戈尔的思

想，辜鸿铭有所保留。第二天，在接受清华学生

梁朝威采访时，辜鸿铭坦率地谈了自己的意见，

他将泰戈尔比作中国的老子，认为其思想陈义甚

高，足以代表印度文化，但对中国缺乏了解，因

此泰戈尔所言不足以救中国弊端。如果说这次谈

话辜鸿铭对泰戈尔还比较客气的话，那么在7月

份的一篇文章中，从文章写作到对待东、西方文

明的态度等方面，辜鸿铭对泰戈尔提出了严厉的

直言不讳的批评。因此，辜鸿铭对泰戈尔的欢

迎，更多地出于礼仪，而非文化认同。

泰戈尔回国后， 1925年在加尔各答将在华

演讲结集出版，题为《在中国的谈话》，其中第

三部分“与学生的谈话”主要是他在清华的讲

演，反映出诗人对美丽的清华园、对热情好客的

清华师生深刻的印象。清华园之行，也成为这次

中印文化交流中浓重的一笔。

（作者为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研究人员）

1924年泰戈尔在清华后工字厅，左起：张彭春、徐志摩、张歆海、泰戈尔、曹云祥、辜鸿铭、王文显




